
引 言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我国及东

亚其他各国文化史、社会史中均占有重要的地

位。《诗经》在古人的生活中，既是陶冶性情的文

学读本，也是重要的知识来源，如孔子所云“小子

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

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

故人们对于《诗经》十分重视，乃至于“不学《诗》，

无以言”（杨伯峻，1980：178），《左传》《国语》所记

人们大量运用《诗经》的记述可以很好地证明这

一点。时至汉代，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

实行，儒学取得一尊地位，作为儒学经典的《诗

经》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在随后的历史生活中时

代在变，但《诗经》作为儒家经典的地位没有变。

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与我国为近邻，三地之间的

交流肇始甚早。就本文所论《诗经》而言，其传入

朝鲜半岛的时间无明确记载。但从现存高句丽

第二代琉璃王于琉璃王三年（公元前 17年）所作

《黄鸟歌》“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

与归”[2]，我们可以看到《诗经·周南·关雎》“关关

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3]的影子。

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设立中央官学“太

学”[4]，所教授内容大抵为“五经”“三史”[5]，《诗经》

作为“五经”之一，应该在教授之列。50多年后的

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高丽·金富轼，孙文范，

2003：225），《诗经》亦应随之进入朝鲜半岛，是为

《诗经》在朝鲜半岛早期传播的较为可靠的记

录。《诗经》传入日本的时间亦史无明文，有人推

测徐福东渡时就有可能带有《诗经》，然这与徐福

东渡这件事情本身一样，无能令人信服的证据，

我们只能以传说目之。我国史书《宋书·蛮夷传》

记载日本倭武王（雄略天皇）于宋顺帝升明二年

（478）给皇帝刘准上表，中有“不遑宁处”“居在谅

闇”两处并乎《诗经》的文字[6]。据此，我们可以判

定《诗经》在此以前已传入日本。如果说上述记

载还有些许的不确定性的话，那么日本正仓院所

藏奈良时代（710-784）的《毛诗正义》断简则为

《诗经》早期在日本的流传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

据。嗣后，随着官方的倡导和民间的宣扬，《诗

经》广泛地渗入到日本和朝鲜文化血脉中，在政

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等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关于这一点，中外学者多有关注，从不同

的研究角度出版了大量的论文或著作。其中，不

少是与本文一样属于《诗经》文献梳理与考证的

论著。举其要者如，王晓平先生的《日本诗经学

史》《日本诗经学文献考释》是日本诗经学研究的

扛鼎之作。前者围绕“他们读了什么”“他们是怎

《朝鲜漂流日记》所涉《诗经》文字考述

浙江工商大学 东亚研究院 张新朋

[摘 要]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中国及东亚其他各国社会史、文化史中均占有重要的地

位。《朝鲜漂流日记》所记日朝双方交涉过程中，对在各自国家都广有流布的《诗经》屡有利用。本文汇

集《朝鲜漂流日记》中涉及《诗经》的文句、典故，对它们分析，并就其运用的特点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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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读的”“他们读出了什么”三个问题展开，由

“《毛诗》写本促成的文化传递”“明清诗经学与江

户时代的《诗经》研究”“诗经论、诗论、歌论与俳

论”“《诗经》与日本文学”“《诗经》的异文化变奏”

“《诗经》的重写”等多个方面，勾勒出了《诗经》在

日本的流传与变异情况，诚为研治日本诗经学史

的奠基之作。后者则重在对于日本所藏《诗经》

古写本、《诗经》印本、各种文献中保存的与《诗

经》相关资料的梳理，为学人了解日本所存诗经

学史料及其价值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朝鲜方面，

金英娥《〈诗经〉在韩国的流传与影响》梳理了《诗

经》在唐以前、在唐代以及宋、元、明、清各朝在韩

国的流播情况，并就“古代韩国乡歌对《诗经》的

借鉴”“古代韩国诗歌对《诗经》的接受与影响”

“诗经的意象传播于古代韩国诗”“古代韩国（朝

鲜后期）时期的诗经论”“《诗经》与韩国古典诗学

理论”等问题展开探讨，全面呈现了《诗经》在韩

国的流布与影响。李相宾《韩国受容〈诗经〉的历

史考察——书志学的方法中心》一文由高句丽时

期的小兽林王时代的记载开始，中经朝鲜时代，

下至1945年以后，对于韩国典籍中有关《诗经》的

记载与文字加以爬梳、汇集，以史料汇集的方式

为我们呈现了《诗经》在朝鲜半岛流播的证据。[7]

现在我们把目光投向日本仁孝天皇文政二年

（1819，当我国清仁宗嘉庆二年、朝鲜纯祖李玜十

九年）。这一年的六月十四日安田义方、日高义

柄、川上亲詇等人在萨摩藩下属的永良部岛的任

期结束，一行 25人乘船回萨摩藩。途中遇风暴，

随风漂流，七月三日，船只漂到朝鲜忠清道庇仁县

马梁镇安波浦；当月二十六日由朝鲜方面派船护

送到釜山倭馆；翌年（1820）正月初七，在朝鲜方面

护送下由釜山倭馆发往日本对马岛。对于这次漂

流事件的前因后果，安田义方有所记述，名之曰

《朝鲜漂流日记》。安田、日高、川上等人此次海上

漂流，正值日本闭关锁国时期，幕府对国民的对外

交往管控甚严。安田等人回到日本后，经长崎镇

台的讯问、勘验后，安田氏所记《朝鲜漂流日记》原

稿，便因“州方有禁，其事不可泄也，所录悉焚之”

之命而投之于火。然不知为何，没有完全烧毁。

时隔五年，即日本文政七年（1824），大阪人高木元

敦得见“余烬之故纸”，遂据之自行誊写一部，分为

七卷，留存至今。高木氏誊抄之稿，今藏日本神户

大学附属图书馆住田文库。《朝鲜漂流日记》于各

卷所记内容发生时间均有交代，各卷内容所涉及

时间依次为：卷一（六月十四日—七月五日）、卷二

（七月六日—九日）、卷三（七月十日—十六日）、卷

四（七月十七日—廿四日）、卷五（七月廿五日—廿

六日）、卷六（七月廿七日—八月七）、卷七（八月八

日—翌年正月七日）。所记时间止于文政三年正

月七日。然据第七卷末尾“朝鲜漂流日记卷之七

终 前篇大尾”等文字来看，其后似当有以“中篇”

或“后篇”为题的后续记载，但目前尚未见到，无法

定论。《朝鲜漂流日记》一书为近年新发现的漂流

民史料，引起了有关学者的关注。较为重要者如，

日本学者池内敏著《萨摩藩士朝鲜漂流日记》为以

《朝鲜漂流日记》为研究主体的著作。该书首先由

近代日本有关朝鲜的认识入手，嗣后则依照《朝鲜

漂流日记》所记时间之顺序，分为漂流事件发生、

漂着到朝鲜之冲突与交涉、由釜山登船返回日本

等三个版块，对《朝鲜漂流日记》进行解析。中国

方面，对于《朝鲜漂流日记》关注很少。近几年来，

浙江大学王勇教授及其团队在进行东亚笔谈文献

研究时发现了《朝鲜漂流日记》一书，并着手整理

与研究。目前完成的成果有：金秀慧《〈朝鲜漂流

日记〉中的诗文研究》，就安田等人滞留朝鲜期间，

安田义方与朝鲜的官员、文士的诗文唱和加以研

究；[8]金秀慧《〈朝鲜漂流日记〉研究》，以《朝鲜漂流

日记》为中心，以笔谈为切入点，对安田、日高、川

上等人的此次漂流事件进行研究，还原萨摩船遇

难漂流至庇仁县的情况以及归国历程，进而分析

笔谈所反映出的日本、朝鲜地方风俗以及十九世

纪初期两国相互交流等情况。池内敏著、程永华

译《江户时代日朝间的漂流、遣返及沟通交流》一

文，也涉及了若干《朝鲜漂流日记》中的记载。[9]另

外，部分内容涉及《朝鲜漂流日记》的成果尚有一

些，不再一一介绍。

至于本文所聚焦的《朝鲜漂流日记》中的《诗

经》运用情况，目前所发表成果中尚未见专门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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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实则《朝鲜漂流日记》所记日朝双方交涉过程

中，延续着过去时代“赋诗言志”的传统做法，对在

各自国家都广有流布的《诗经》屡有运用。双方在

什么情况下运用《诗经》？运用的方式有哪些？运

用的效果如何？这些问题均值得我们去探讨。为

此笔者将《朝鲜漂流日记》中涉及《诗经》的文句、

典故加以汇集。在此基础上，对其文字略加分析、

整理，并就其运用特点加以总结。

1 亦既见，我心即降

太守答书曰：“我国下隶，欲观贵国舟揖（笔

者按：“揖”当是“楫”字形近之讹，手写体中“木”

旁、“扌”旁形体十分接近）之美、人物之盛，辄致

贻恼，不安不安。虽无贡侯之物，岂敢不严禁

耶？当别加申饬，安意安意。”日高后而出来，太

守乃书曰：“踝疾奉患，未即奉接，中心欝陶，亦既

见，我心即降。”（《朝鲜漂流日记》，第1卷，第33页A面）

按：“亦既见，我心即降”当源出《诗经·召南·

草虫》之“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

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程俊英，蒋

见元，1991：上册34）等句。《诗经·召南·草虫》是一

首妇女思念远行的夫君的诗。秋天时节，看到喓

喓鸣叫的蝈蝈、蹦蹦跳跳的蚱蜢，想起远行的夫

君，内心忧愁不安；忧思中仿佛见到夫君，与夫君

相会，思念的心就放下了，心情也就好了。《朝鲜漂

流日记》相关的情景是：日方人员日高义柄因雨

水、湿气而发小疮，不能坐起来，故庇仁县太守尹

永圭之前两次来到龟寿丸号，日高均未现身。如

今太守第三次来访，日高出来相见，太守此时方才

见到日高义柄。此时的太守不禁想起《诗经·召

南·草虫》之“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

既觏止，我心则降”等诗句，便化用之，云“未即奉

接，中心欝陶，亦既见，我心即降”。庇仁县太守尹

永圭对于《诗经·召南·草虫》这几句的化用，甚符

合当时的情形，颇为恰当。唯“亦既见”句，《诗经·

召南·草虫》作“亦既见止，亦既觏止”，与《诗经》原

文略有差异；具体成因，详见下文。

2 既醉尔酒，既饱尔德

膺祜曰：“‘既醉尔酒，既饱尔德’，爱此情人

不即归之诗，可谓今夕著题语也。”余曰：“今夜

吟咏成，则明晨当奉呈之。”膺祜曰：“我行当在

明朝，一别后更无相逢之期。海云岛树，无非助

余怅怀。明日发行之路，当立马船头，更伸无限

此意也。夜间幸须安心调病，望望。”

（《朝鲜漂流日记》，第2卷，第28页B面）

按：“既醉尔酒，既饱尔德”当源自《诗经·大

雅·既醉》“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

景福”（程俊英，蒋见元，1991：下册 812）等句。《诗

经·大雅·既醉》程俊英云是“祭祀祖先时，工祝代

表神尸对主祭者周王所致的祝词”（程俊英，蒋见

元，1991：下册 812），谓“您的美酒喝得人醉醺醺，

您的恩德久施于人。但愿人主万年寿，神灵赐您

无尽之福分”。“既醉以酒，既饱以德”乃受人酒食、

恩惠之后的感谢的表达，后来逐渐演变为酒宴过

后宾客答谢主人之辞。亦作“醉酒饱德”，如唐·佚

名《灵应传》“俄而敛袂离席，逡巡而言曰：‘妾以寓

止郊园，绵历多祀，醉酒饱德，蒙惠诚深’”[10]，清·

佚名《海公大红袍全传》“严嵩道：‘闲暇无聊，特邀

先生与我一谈。’文华道：‘屡扰尊厨，醉酒饱德，不

知何日衔结？’”[11]等皆其例。《朝鲜漂流日记》李膺

祜说这句话的背景是，庇仁县太守尹永圭等人来

访，安田义方等人设宴招待。席间得知裨将李膺

祜第二天将归营，安田与日高、川上商议，欲以日

本所产芭蕉布两匹相与，作为赠别之物。李膺祜

云“以主赆客，古之礼，而以客赆主，事反其礼”，辞

而不受。在波涛荡漾的大海上，皎洁的月光洒落

在波涛之上，泛起片片银光，宾主双方所谈甚欢，

宴会上诸人佳兴亦长。李膺祜遂引《诗经·大雅·

既醉》之诗以比况之，兼具向安田等人表示感谢之

意。李膺祜的引用与当时的情境相合。

3 不啻百朋

余书曰：“答曹君以七律诗被寄于我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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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今过志学之年才二三期乎，所作实有杜老之风

也，长识当贵国之宝也，遂将衣锦绣矣。谩语（笔

者按：“语”字原卷漫漶，此据残存形体拟补）实多

罪，但宽容也。”蓂远曰：“不敢当盛奖，而年今二

十四耳。”又曰：“鄙稿舛错，不足挂眼，唱和之教，

仰感仰感（笔者按：后一“仰感”原文作重文符号，

今予以录出）。倘赐酬唱，当奉读琼篇，不啻百

朋，其感为如何哉！”

（《朝鲜漂流日记》，第2卷，第37页B面）

按：“不啻百朋”之“百朋”语源《诗·小雅·菁菁

者莪》“青青者莪，在彼中陵。既见君子，锡我百朋”

（程俊英，蒋见元 .1991：下册497）。“朋”字高亨先生

注云“古代以贝壳为货币，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

朋”[12]。“锡我百朋”的“锡”字，通“赐”。《尔雅·释

诂》：“锡，赐也。”[13]《公羊传·庄公元年》：“锡者何？

赐也。”[14]“锡我百朋”即“赐我百朋”，谓赐我两百串

贝壳。《诗经·小雅·青青者莪》这几句诗意谓“茂盛

的萝蒿，生长在大土丘之中。已经见到了君子，胜

过赐我百朋贝壳”。“锡我百朋”言所赐之多，情谊之

厚，后世多省作“百朋”。就与《朝鲜漂流日记》时代

相近的清代文献而言，“百朋”亦多有用例，如清·王

时敏《致陆铣其二》“隆施出自长者，本不敢外盛雅，

但叠荷鸿篇，已过于既醉之感，百朋之赐，弟虽概不

敢受赐，而饮和食德，孰有重于此者，其敢复叨他赐

乎”[15]，清·李鸿章《李少荃伯相书其二》“手教远颁，

并承惠篆书联幅。伸纸发函，古香四溢。几席晤

对，如亲笑言，珍逾百朋，感谢靡已”[16]等等。《朝鲜

漂流日记》中曹蓂远以七律赠于安田义方。安田氏

以为曹蓂远约十七八岁的样子，却能写出如此水平

的七律，颇为赞赏，称其有“杜老之风”。曹蓂远听

了安田夸奖，知道安田氏误判了自己的年纪，便告

知安田自己24岁了。随后曹蓂远一番谦虚，称“鄙

稿舛错，不足挂眼”。同时十分期待安田氏能回赠

以唱和之作，谓如得安田的酬唱之作，不异于百朋

之赐。曹蓂远“百朋”之用，甚为允当。

4 匍匐救之

韩官各冠凸笠。昨日我舩虽稍高檐，而架

构犹低。彼皆倾笠而坐。太守书曰：“贵舟覆檐

悬矮浅，俄者我軰上徕（笔者按：原文“上”字左

下、“徕”字上端有残缺，此据残形拟补）之时，匍

匐而行，此是‘匍匐救之’义耶。奉呵奉呵。”余

曰：“匍匐亦大胜于前日之缩头也。但尊公等之

匍匐则更我情外也，却复呵呵（笔者按：原文第

一个“呵”字左侧有残损，此据上下文补。第二

个“呵”原作重文符号，今予以录出）。”太守曰：

“尊等之缩头，天使之也。我軰之匍匐，人使之

也。”余曰：“真然矣然矣。”

（《朝鲜漂流日记》，第4卷，第4页A面-B面）

按：“匍匐救之”语本《诗经·邶风·谷风》“何有

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程俊英，

蒋见元，1991：上册95）。《诗经·邶风·谷风》是一篇

遭遇丈夫抛弃的女子诉苦之诗。诗中女子本拟与

丈夫“黾勉同心”“及尔同死”——白头偕老；无奈

丈夫喜新厌旧，另娶新欢，将自己抛弃。丈夫的不

理不睬也就罢了，反而以自己为仇敌——又打又

骂，并责以繁重的家务劳动。身处这样的环境，女

子不禁诉说自己勤勉持家却遭遇抛弃的悲怨之

情。“何有何亡，黾勉求之”说的是自己的持家之

道，家中物品或有或无，自己都会勉力求之。“凡民

有丧，匍匐救之”所说则是自己努力和睦乡邻，当

邻人遭遇灾难，自己会全力以赴——即使爬行也

要去救助。那么回到本文，《朝鲜漂流日记》中“匍

匐救之”又是出现在什么情况下呢？其背景是安

田义方等人所乘坐的船多次遭遇风暴摧残，因而

帆樯、桅杆均已折断。此时虽已漂着到朝鲜的安

波浦，但当地官员不允许日方人员登陆。然安田

等人乘坐的船上也没有可供修理船只使用的物

资，无奈安田等人只能因陋就简，在船楼上临时用

草苫遮盖一下以蔽风雨，故甚为低矮，仅能容人坐

下。但朝鲜官员头上所戴则是高高凸起的帽子，

当他们前来船上探望仅能容人坐下的安田等人的

临时栖身之所时，自然无法着冠正坐，无奈只有

“皆倾笠而坐”——歪戴着帽子坐下来。面对此情

此景，庇仁太守不禁想起《诗经·邶风·谷风》“匍匐

救之”之语，遂引用之：一来表现己方救助安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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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甚为用心用力、全力以赴；二来兼以比况安田等

舟屋檐之低矮，不能容他们着冠正坐，略有几分谐

谑之意。“匍匐救之”之用，一语双关，甚为巧妙。

5 受琼琚而报木瓜

彼赠酒肴来，大永书曰（笔者按：原文“曰”

下有“是亦使人书之也。以下仿之”等小字注释

二行）：“有薄酒数盃，欲共尝之，可谓‘受琼琚而

报木瓜’也。”余书谢曰：“辱杯酒给（笔者按：

“给”字原文上部有残缺，此据残形及文意补）之

至情，味香极美，犹迎霁月迓清风也。”太永书

曰：“以薄酒山菜，恐污贵君之清胃，有此过奖，

还切羞愧。且多有公务事，不得已还镇，船只来

到，则更为来看，夜来安过也。”

（《朝鲜漂流日记》，第6卷，第8页B面）

按：“受琼琚而报木瓜”语本《诗经·卫风·木

瓜》篇。《诗经·卫风·木瓜》云：“投我以木瓜，报之

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程俊英，蒋见元，

1991：上册 192）木瓜，乃瓜之一种，较为常见。对

方赠我以常见之木瓜，我却回赠之以珍贵的美

玉——琼琚，之所以厚报之，不单单是回报之事，

意欲长久保持友好的情谊。《朝鲜漂流日记》所记

之事发生于安田义方等人乘坐朝方所提供的船

只——舒川船启程回日本的途中。安田等人离开

最初的漂着地——忠清道马梁镇安波浦，来到了

与之相距七十里的全罗道古群山镇。身为“嘉善

大夫同知中枢府事行古群山镇水军佥节制使”的

赵大永作为古群山镇的官员前来接待。接下来便

是宾主寒暄及常规性的问询。在此过程中，安田

以日本砂糖作为礼品，赠与赵大永等人。赵大永

书“曾闻贵国砂糖之品佳。计（笔者按：原卷此字

左上残缺，此据残形拟补）外今日逢君惠赐尝之，

才沾唇齿，心神爽快，多感多谢无已”等句表示感

谢。随后，赵大永赠酒肴于安田等人。出于东方

人的自谦心理，兼考虑到之前安田曾赠己以日本

砂糖，赵大永在赠酒肴时以《诗经·卫风·木瓜》“投

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为基础而反向用之，云“受

琼琚而报木瓜”，谓己方受赠颇重，而回敬甚薄。

赵大永此处对于《诗经·卫风·木瓜》之反向化用颇

为到位。

6 旄丘之葛

仰惟佥旅次启居，茂膺休 。礼行饮饯，期

臻解缆。经年殊域，久咏旄丘之葛；逢春故园，

复寻栗里之松。作伴还乡，其乐如何？

（《朝鲜漂流日记》，第7卷，第35页B面）

按：“旄丘之葛”语本《诗经·邶风·旄丘》篇。

诗云：“旄丘之葛兮，何诞之节兮。叔兮伯兮，何多

日也？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

也。狐裘蒙戎，匪车不东。叔兮伯兮，靡所与同。

琐兮尾兮，流离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程

俊英，蒋见元，1991：上册 99-102）《诗经·邶风·旄

丘》所述为流亡到卫国的黎侯等人对于卫国君臣

不予救助的申诉。由最初的“何日多也”“何其处

也”“何其久也”等虽有不满，但仍有所期盼；到后

来身着蓬松的狐裘卫国君臣与他们“靡所与同”，

即不同情、不怜悯，不满加深；最终明白作为流亡

之人是多么的微小、多么不重要，卫国君臣对己方

的状况充耳不闻，不满转为怨怒。《朝鲜漂流日记》

中安田等人由文政二年（1819）七月三日漂流到朝

鲜庇仁县马梁镇安波浦到次年（1820）正月七日，

由釜山登船发往日本对马岛，前后 6个月滞留在

朝鲜。其间朝鲜方面多次对安田等人予以救助，

但也时常因船只的停泊修造、人员上岸、食品供

应、医药请求等不少方面与朝方出现不是很愉快

的交往。今以安田等人船只停泊一事为例，我们

看一下日朝双方的不甚愉快的交涉过程。安田等

人船只经过了惊险的海上漂流，最终漂到庇仁县

马梁镇安波浦地界。此时安田等人的船只受损比

较厉害——帆樯砍到、舟楫不完，故向前来问询的

朝方人员马梁镇佥使李东馨请求“系舟于津内，以

得休”，李东馨答曰“今则以风水之俱逆，姑未行

舟。而若当午未时，则水势稍顺，然后我以大索系

贵舟，入于安地”，安田回应曰“任贵意，宜待午未

之时”。第一次请求入浦，未能如愿。到了午未之

时，“风虽逆，水甚顺”，朝方船只用绳索将安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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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乘船拖至距离岸上村落百步许的位置下锭停

泊，安田等人的船只终于进入浦内停泊。但所泊

之处为“有石有屿之地，舟不安之地”，不宜泊船，加

之风浪，有倾覆的危险。安田等人再次向朝方请求

停入浦内靠近沙边之处，朝方回以“适值水退难进，

明晓则潮水大张，恰过三寻，待时入去为好”，安田

等人的船遂不得进一步向浦内停泊。然此处确非

泊船之地，安田等人明白自己的船“居之沙上，则崩

败犹指掌也”“居于潮干之地，不日而破坏也”，因此

安田等人在未通报朝方人员的情况下趁鸡鸣潮水

涨满之时将船移到浦外数百步停泊。天明之后，朝

方人员看到浦外的日方船只，以为日方人员要逃

脱，又派船只将安田等人的船只强行拖到前日所停

泊之处。安田等人向朝方人员解释因“昨夜以舟底

到于地”，故己方“转移锭于安舟之处”——移船至

浦外数百步，并又一次向朝方请求“系舟于无难之

处”。几经解释、多番沟通，朝方终于同意安田等人

“入于浦内系舟”。在安田等人滞留朝鲜的6个月

期间，诸如此类日朝双方交往不甚顺畅之事颇有

一些。东莱府使作为朝方官员引《诗经·邶风·旄

丘》篇的文字入诗曰“久咏旄丘之葛”，亦不为过。

当然文中主要所指并非以上不愉快的交往，更多

的则是出于一种礼仪上的自谦。

7 永以为好

顾此去留之际，登山临水之怀，不能自已

也。拙句呈似，而未免厄（原文此字略有漫漶，

今暂录作“厄”）陋，不成报章，永以为好而已。

千万惟冀利涉水道，永享蔓 。不备。
（《朝鲜漂流日记》，第7卷，第35页B面）

按：“永以为好”语出《诗经·卫风·木瓜》篇。

《诗经·卫风·木瓜》云：“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

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

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

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程俊英，蒋见元，

1991：上册191-193）言彼赠我以“木瓜”“木桃”“木

李”等寻常之果物，我则报之以“琼琚”“琼瑶”“琼

玖”等美玉，并非单纯的回报，意欲保持长久的友

好。（参看上文“受琼琚而报木瓜”条）《朝鲜漂流日

记》这几句话是东莱府使在自己给安田的和诗之

前的信中的一段文字。在此之前的十二月二十三

日，东莱府使曾派属下佥知朴惟清向安田等人表

示慰问，赠以“烧酒”“药脯”“鸡煎”“药饭”“药餹”

“干柿”“胡桃”等诸多品物，其中有画本十幅。次

日安田等人回书答谢，并就东莱府使所赠之画咏

《老子》《梅树宿鸷》《鷮雉》《醉卧图》《岁星》等五绝

10首，附以回赠。文政三年（1820）正月五日，朝鲜

王使李德官来处理事务的同时携带东莱府使所作

书信一封并附“东连沧海国分区”“风送东嵎远客

船”“危舟极济幸全完”“寻常饩廪有加丰”等七绝

12首，回赠安田氏。东莱府使信中“拙句呈似，而

未免厄（原文此字略有漫漶，今暂录作“厄”）陋，不

成报章，永以为好而已”云云，乃自谦之辞，意谓自

己的唱和之作难免浅陋，无法与安田的来诗相称，

但仍相赠者，意欲永保美好的情谊。东莱府使对

于《诗经·卫风·木瓜》“永以为好也”的引用恰如

其分。

8 结 语

以上就《朝鲜漂流日记》中所涉《诗经》之文

句、典故加以分析、阐述。由上述文字，可以看出

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这些关涉《诗经》的文句、典故的运用均

出自朝鲜半岛，可知交流中的朝方人员与日方的

人员相比，或许他们对于《诗经》的掌握更为娴

熟。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日方人员构成上的因

素，即《朝鲜漂流日记》日方的25人中只有安田义

方、日高义柄、川上亲詇 3位是有职事的官员，应

该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其他的则是属吏或船员，他

们的文化水平通常不高。安田义方、日高义柄、川

上亲詇 3人中仅安田义方能够书写汉字，所以与

朝方沟通之事无论大小悉委之于安田氏，安田义

方左应右答疲于处理。这对于安田氏的文字的发

挥、文采的展现也应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朝鲜漂流日记》中对于《诗经》文字的

运用以化用为主，直接引用较少。相较而言，化用

比一字不动的直接引用要难很多。以上各条《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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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漂流日记》所涉对《诗经》的运用，能将《诗经》中

的句子融入自己的语句中，为我所用，但却能做到

衔接自然、天衣无缝，我们不得不说引用者的语文

功底是相当高的。同时，也反映出引用者不但阅

读过《诗经》，而且对《诗经》了然于胸，已消化吸收

为自己内在的文学素养，故能信手拈来、了无痕

迹。偶有引用文字与《诗经》原文不完全一致者，

如“亦既见，我心即降”《诗经·召南·草虫》原文作

“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既醉尔酒，既饱

尔德”《诗经·大雅·既醉》原文作“既醉以酒，既饱

以德”。但这种差异并未影响引用者意思的表达，

所涉文字的运用均与上下文的情境相符，同样说

明使用者对于《诗经》有着较为深入的理解和掌

握。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一致呢？这既与

使用人员对于《诗经》文字掌握的程度相关，也与

古人引书以“意引”（不去核对原文）为主的行文习

惯有关，而且后者的因素或许更大一些。如果上

面所说不错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处于相似的教育

模式下的东亚士人，所形成的行文习惯也颇具一

致性。

第三，如本文开头部分所说，《诗经》传入朝鲜

半岛和日本的时间颇早，最初可能限于在王子皇

孙及贵族阶层流传。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随着

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诗经》成为中国、朝鲜半岛和

日本读书人共通的学习课业，为东亚各国读书人

所接受、消化、吸收，逐步在东亚士人之间形成一

种共通的教养。故此，《朝鲜漂流日记》所关涉的

朝日双方人员在沟通中屡屡引及双方共通的文化

背景——《诗经》来交流，所反映的是涉事双方对

于《诗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本文为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亚笔谈文献整

理与研究”（14重大B070）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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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Quotations from The Book of Songs in Chosŏn Drifting Diary

Abstract: The Book of Songs is China's first collection of poem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and East Asia. The Book of Songs, which was widely circulated in each country, was frequently quoted in the course

of negoti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Korea as recorded in Chosŏn Drifting Diary.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literary allusion and

sentences of The Book of Songs which were quoted in Chosŏn Drifting Diary.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sages

a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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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文

拗音

両唇音

流音

連続調音

連母音

わたり音

開拗音

合拗音

調音者

上昇調

下降調

平調

上昇下降調

下降上昇調

自然下降

階段式下降

ダンステップ

ポーズ

中 文

拗音

双唇音

流音

连续调音、连续发音

二连元音、连拼分读

滑音

开拗音

合拗音

发音器官

升调

降调

平调

升降调

降升调

下倾

降阶

降阶

停顿

英 文

yōon/contracted sound

bilabial

liquid

continuous articulation

hiatus

glide

palatalized syllable

labialized syllable

articulator

rising tone/rising intonation

falling tone/falling intonation

level tone/level intonation

rising-falling tone/rising-falling intonation

falling-rising tone/falling-rising intonation

declination

downstep

downstep

pause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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